
案例十六：银广夏陷阱

　　

1994年6月17日，广夏（银川）实业股份有限责任公司以“银广夏A”的名字在深圳交

易所上市。银广夏A被称作第一家来自宁夏的上市公司，但实际上，这家公司最早起源于深

圳。  

　　陈川是银广夏的创始人，在2000年2月去世前担任银广夏董事局主席兼总裁。他1939年

出生，早年为银川话剧团编剧，1984年7月南下深圳创业，先后创建深圳广夏文化公司和深

圳广夏录像器材公司等。  

　　陈川文人出身，据见过他的人说“极富领袖魅力”。1993至1994年间，他长袖善舞，将

广夏文化公司旗下几家软磁盘生产企业合并改组，并成功上市（参见辅文《银广夏前传》）。

其中的两家企业均在深圳，分别是广夏录像器材有限公司和广夏微型软盘有限公司；另外

一家叫做广夏（银川）磁技术有限责任公司。该公司在银川注册，存在的时间只有一年，从

1992年9月到1993年银广夏设立后即注销。明眼人知道，这家公司的功能，在于获得宁夏自

治区的上市额度。该公司发起人之一为宁夏计算机技术研究所，而银广夏现任董事局主席、

曾长期担任银广夏总裁的张吉生，即担任过计算机研究所的所长。张吉生生于1946年，除了

在银广夏任职外，还担任着宁夏自治区科技厅厅长一职。  

　　上市以后，围绕着陈川的银广夏高层队伍亦渐次成形。现任银广夏总裁的李有强来自天

津。他生于1941年，曾任天津市工艺美术厂厂长，早在1985年就与陈川一起合作创业，1994

年银广夏进入天津后，长期负责天津业务。而身兼财务总监、总会计师、董秘等多职的丁功民

则常驻深圳。  

　　1994年上市之时，国内软磁盘行业竞争已如火如荼，转眼间，每生产一张软磁盘就要

亏损2美分。对以软磁盘为主业的银广夏来说，转型迫在眉睫。  

　　此后，银广夏每年均在为维持10％的净资产收益率奔忙。当时的董事局主席陈川自己从

不讳言这一点，在回忆、阐述银广夏的创业历程时每每提及。银广夏的项目换了一个又一个，

从软磁盘生产以后，银广夏进入了全面多元化投资的阶段。1996年年报称银广夏已经“成功

地由创立之初的三家软磁盘生产企业的单一产业公司发展为拥有27家全资、控股子公司和分

公司的跨行业实业公司”，到2000年更发展成有40余家参股、控股公司的庞杂规模，从牙膏、

水泥、海洋物产、白酒、牛黄、活性炭、文化产业、房地产，到葡萄酒和麻黄草，大部分项目是

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盈利水平始终貌不惊人，每次都仅是维持在10％净资产收益率的配股

生命线上方而已。  

　　银广夏最知名的项目是在银川西南永宁县西沙窝（现称征沙渠）治沙种草。1995年，陈

川在赴京的列车上遇到了吴安琪。吴是宁夏自治区水科所所长，一直研究在水文调研的基础

上治理沙漠，曾在银川附近治理过1200亩沙漠，后因资金匮乏而放弃。列车上一席谈，陈川

对吴治沙并种植麻黄草的构想产生兴趣并随后决定投资。银广夏投资80％，水科所技术入股

投资20％，成立了广夏（银川）天然物产公司，购买并治理了银川市郊2万多亩沙漠，并种

上了麻黄草（麻黄素的原料）。吴目前是广夏（银川）天然物产公司和宁夏广夏制药厂的董

事长，也是银广夏的董事之一。  

　　治沙种草，为银广夏带来了异常良好的形像，但并没有带来什么效益。银广夏声称前后

投资过6亿元，是一个夸大的数字。据《财经》了解，实际投资约9000万元。据说这一项目近期

可持平，但要贡献巨额利润，为时尚早。

　　银广夏业绩的奇迹性转折，是从1998年发端的。这一年，银广夏传出了来自天津的“好

消息”。  

　　天津广夏“独撑大局”  



　　1999年，银广夏利润的75％来自于天津广夏；到了2000年，这个比例更大  

　　银广夏1994年在天津成立了控股子公司天津保洁制品有限公司。保洁公司曾经在1996年

通过德国西·伊利斯公司（C.ILLES＆CO.）进口了一套泵式牙膏生产设备，这是可查的银

广夏与西·伊利斯公司最早的往来；此后，银广夏又从西·伊利斯公司处订购了一套由德

国伍德公司（Krupp Uhde）生产的500立升×3二氧化碳超临界萃取设备。这是传奇的起点。 

　　1998年，天津广夏接到了来自德国诚信贸易公司的第一张订单。其时，保洁公司已于19

97年12月31日更名为天津广夏（集团）有限公司（下称天津广夏）。  

　　银广夏当年10月19日发布的公告称，天津广夏与德国诚信公司签订出口供货协议，天

津广夏将每年向这家德国公司提供二氧化碳超临界萃取技术所生产的蛋黄卵磷脂50吨，及

桂皮精油、桂皮含油树脂和生姜精油、生姜含油树脂产品80吨，金额超过5000万马克。  

　　几个月之后，1999年6月19日，在郑州召开的全国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研讨会上，当时

的银广夏董事局主席陈川这样讲述这单合同的暴利内涵：  

“……德国诚信公司于1999年6月12日一次订货总价达5610万马克。6月26日，一艘载着天津

广夏第一批农产品萃取产品的货轮起锚离港，远航德国。这第一批产品出口，竟获利7000多

万元！”  

　　1999年，银广夏利润总额1.58亿元，其中76％即来自于天津广夏（据张吉生一次内部

讲话）。  

　　随后，银广夏公告，将再从德国进口两条800立升萃取生产线，后又将计划升级为两条

1500立升×3和一条3500立升×3的生产线。计划中的生产能力是天津广夏现有生产能力的13

倍之多！一时间，市场为其展现的暴利前景而沸腾。  

　　在1999年年报公布前夕，2000年2月14日，陈川在北京突然遇疾去世，终年61岁。根据

银广夏公告披露，死因是“突发性心肌梗塞”。  

　　创始人陈川的去世，并未使银广夏2000年梦幻之旅受到丝毫影响。在2月17日进行的董

事会改选中，张吉生继任董事会主席，时任天津广夏董事长兼总经理的李有强升任公司总

裁。随后银广夏公布了1999年年报，每股盈利0.51元，并实行公司历史上首次10转赠10的分

红方案。  

　　从1999年12月30日至2000年4月19日不到半年间，银广夏从13.97元涨至35.83元，于20

00年12月29日完全填权并创下37.99元新高，折合为除权前的价格75.98元，较一年前启动

时的价位上涨440％。  

　　2001年3月，银广夏公布了2000年年报，在股本扩大一倍的情况下，每股收益增长超过

60％，达到每股0.827元，盈利能力之强，令人咋舌。  

　　利润绝大部分来自天津广夏：银广夏全年主营业务收入9.1亿元，净利润4.18亿元。银

广夏2000年1月19日公告称，当年天津广夏向德国诚信公司“出口”1.1亿马克的姜精油、桂

皮油、卵磷脂等“萃取产品”。今年4月2日，审计其财务报表的深圳中天勤会计师事务所特

向记者发来函件，称当年追加定单补充合同共计2.1亿马克，2000年度实际执行合同金额为

1.8亿马克（约合7.2亿元人民币）。如果按照1999年度年报提供的萃取产品利润率（销售收

入23971万元，业务利润15892万元，利润率66％）推算，天津广夏2000年度创造的利润将

达到4.7亿元。  

　　更恢宏的利润前景在前头。今年3月，银广夏再度公告，德国诚信公司已经和银广夏签

下了连续三年、每年20亿元人民币的总协议。以此推算，2001年银广夏的每股收益将达到2至

3元，这将使银广夏成为“两市业绩最好市盈率却最低的股票”。  

　　银广夏传奇达到了顶峰。  

　　2001年6月18日：银广夏宣布，一条1500立升×3二氧化碳超临界萃取生产线已在安徽

省芜湖市建成。  



　　不可能的产量、不可能的价格、不可能的产品 

　　第一，以天津广夏萃取设备的产能，即使通宵达旦运作，也生产不出其所宣称的数量；

第二，天津广夏萃取产品出口价格高到近乎荒谬；第三，银广夏对德出口合同中的某些产

品，根本不能用二氧化碳超临界萃取设备提取  

　　如果说银广夏的表现是一个神话，那么，“二氧化碳超临界萃取”--一项陌生拗口的

专业名词所指称的技术--起到了点石成金的作用。简单的解释是：这是一种根据二氧化碳在

不同温度和压力下的性质进行天然原料萃取的技术（有关介绍参见下附资料）。  

　　听闻银广夏神话，清华大学化学工程系教授朱慎林和北京星龙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总经

理戴志诚有着一样的第一反应：“超临界”为什么总会被人利用、炒作呢？专家们知道，应

用这一技术也许可以取得比较稳健的收益，但绝对不至于暴利，而且绝非无所不能萃取。早

在1998年12月，中国超临界流体协会在广州召开的全国年会即将结束时，特地在会议纪要

上补充了这么一段话：“希望企业界对超临界萃取项目不要盲目上马、低水平重复。”然而，

正是在这一年，银广夏神话的准备工作启动。  

　　有理由相信，天津广夏方面特别是原天津广夏董事长兼总经理、现银广夏总裁李有强在

整个过程中起了相当关键的作用。记者曾经向陈川原来的秘书问起有关德国客户和萃取方面

的事，她只有一句话：去问李有强。西·伊利斯公司方面的回答也是如出一辙。  

　　在专家和同行的眼里，银广夏凭此取得的惊人效益，处处皆是疑点。  

　  第一，以天津广夏萃取设备的产能，即使通宵达旦运作，也生产不出其所宣称的数量。

　　即使只按照银广夏2000年1月19日所公告的合同金额，1.1亿马克所包括的产品至少应

有卵磷脂100吨、姜精油等160吨。可资为证的是，天津广夏称于1999年出口的价值5610万马

克货物中，就已包括卵磷脂50吨，姜精油等80吨。  

　　但根据国内专家对这一技术的了解，一套500立升×3的二氧化碳超临界设备实际全年

产量绝对超不过20吨至30吨--就算设备24小时连续运作。  

　　也许正是为了使之“符合逻辑”，2001年3月，李有强在银川告诉记者，天津广夏已掌

握了特别技术，能大幅提升产能。他以蛋黄卵磷脂的提取为例说，天津广夏的500立升×3设

备已经将萃取时间从10个小时缩短到3个小时并进一步缩短到30分钟；今后通过上一套"在

线监?quot;设备，还将把萃取时间缩短到十几分钟；而且，天津广夏生产的蛋黄卵磷脂的

精度已从35％提高到97％。加上天津广夏是“四班三运转”日夜工作，产量自然惊人。  

　　“30分钟”！所有听闻这一说法的专家均感到不可思议。萃取的工序包括给二氧化碳加

压、萃取、释压等。仅仅给二氧化碳加压到几十个大气压这一步，就至少需要40分钟；提取卵

磷脂，必需的时间量是五六个小时。只用3个小时提取出来的卵磷脂，精度上就要大打折扣。

银广夏凭什么能做到30分钟提取卵磷脂？ 李有强的回答是一个故事：“我这个技术是大伙

和德国人吃饭的时候，把他给灌醉了，拿到一张绝密的图纸--'二氧化碳在任何条件下的临

界状态。'德国人卖给你设备，但这个东西不可能给你。等到我们的卵磷脂做出来，连德国人

都感到惊讶了。后来那个德国人还因此被总部降了职。”  

　　记者到清华大学化学工程系--这是李曾经提起过的“合作伙伴”--做进一步核实，杨

基础教授认为这根本不可能。  

　　杨基础是清华大学化学工程系教授，清华大学研究超临界萃取技术的三位主要专家之

一，从1978年开始研究超临界技术，与企业界有着广泛的合作，被称为业内的“活字典”。

　　与银广夏有过接触的天津大学李淑芬教授也向记者表示，提取蛋黄卵磷脂，3个小时是

“神速”，30分钟“简直是奇迹”。  

　　西北大学陈开勋教授则指出，李有强所谓能最后将生产时间缩至十几分钟的“在线监

测”设备，只是研究文献上的说法，是检测手段的一种，与二氧化碳萃取没有什么关系。  

　　简而言之，仅从技术上而言，天津广夏不可能在预定时间内生产出满足合同数量的产



品。  

　　第二，天津广夏萃取产品出口价格高到近乎荒谬。  

　　在2001年3月银广夏股东大会前召开的二氧化碳超临界萃取研讨会上，李有强曾说：

“以姜为例，50公斤含水率在10％以下的干姜可以出1公斤油、1公斤含油树脂。国内最好的

山东产干姜每吨7000元，但'欧洲市场的价格'是每公斤姜精油700至900马克（折合人民币

约2800元至3600元），每公斤含油树脂是160至200马克（折合人民币约640至800元），天

津广夏的出口价还处于中上等。加上人工费、水电费、机器折旧费，你们可以算算利润率。” 

根据这些条件，可以大略算出每公斤姜精油和含油树脂的原料成本加起来只有350元，

可是“卖给德国人”，就可以卖到3440至4400元。天下竟有此等美事！ 银广夏提供的售价，

与国际市场的伦敦价格，与众多国内厂家、行业专家提供的参考价有着巨大的差距。以姜精

油为例，银广夏公布的价格是每公斤在2800至3600元，而2000年11月17日，伦敦市场CIF价

是100美元／千克（折合人民币约827元／公斤），西安嘉德公司了解的国际市场价格只在6

00至800元／公斤，北京星龙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国内最早采用二氧化碳超临界萃取技术的

生产企业）即使以小批量生产的价格算也只有1000至1200元／公斤，价格悬殊竟达3至5倍！

 一位被告知银广夏萃取产品售价的专家笑称：如此昂贵的姜精油，简直可以与黄金媲美，

看来要用滴管小心使用！ 按1998年天津广夏向德国诚信公司出口货品的合同，有关货品合

同价格如下：  

桂皮精油 900至1100马克/公斤 ；桂皮含油树脂 160至200马克/公斤 ；生姜精油 550

至700马克/公斤 ；生姜含油树脂 150至250马克/公斤 ；蛋黄卵磷脂 平均300马克/公斤 

2001年3月，李有强在公开场合宣布的产品价格如下：  

姜精油 700至900马克/公斤 ，约合280万元至360万元人民币/吨 ；姜油树脂 160至20

0马克/公斤  ，约合64万元至80万元/吨  ；桂皮油 700至1100马克/公斤 ，约合280万元

至440万元/吨 ；桂皮树脂 200至500马克/公斤  ，约合80万元至200万元/吨  

　　无论是上述哪个价格，与国内、国际的实际市场价格相比，均有大幅度高估。  

　　第三，银广夏对德出口合同中的某些产品，根本不能用二氧化碳超临界萃取设备提取。

　　据专家介绍，二氧化碳超临界萃取技术有一个重大局限，就是只有脂溶性（也称为非

极性、弱极性）的物质才能从中提取，而且往往需要与其他技术相结合才能生产精度较高的

产品。  

　　天津广夏声称其产品蛋黄卵磷脂的精度已经从35％提高到97％。但是，一位专家告诉记

者，仅凭天津广夏那一套500立升×3的萃取设备，是不可能提取出精度超过30％的卵磷脂

的，必须要配套利用大量乙醇来进行提纯的后期分离设备，但天津广夏并没有这些设备。  

　　2001年3月1日，银广夏发布公告，称与德国诚信公司签订每年20亿元人民币、连续三年

总共60亿元的供货总协议，公司每年需要向德方提供桂皮精油150吨、桂皮含油树脂150吨、

生姜精油160吨、生姜含油树脂160吨、脱咖啡因茶叶9000吨、天然咖啡因157.5吨、茶多酚24吨、

当归根油24吨、银杏酮酯30吨、丹皮酚26吨、丹参酮15吨、葛根素10吨等萃取产品。  

　　这一合同提到的某些产品如茶多酚，属于水融性(极性)物质，用二氧化碳超临界萃取

技术根本提不出来。合同中提到的银杏酮酯、葛根素、丹皮酚也非常难提取。这是记者所采访

的诸多国内专家如清华大学杨基础教授、中国化工大学余安平教授、西北大学陈开勋教授的

一致意见。1997年，河南南阳市以为利用二氧化碳超临界萃取技术能从银杏叶里提取银杏黄

酮，为此投资2000万元，并把万亩农田改种银杏树，结果项目失败，农民当年颗粒无收。  

　　此外，疑点还有很多-- 银广夏称，2000年，公司对德国出口了50吨以上的卵磷脂，这

至少需要上千吨原料。但知情人透露，蛋黄卵磷脂的原料蛋黄粉在国内只有两个生产基地，

分别在沈阳和西安，可事实上两地加起来卖给银广夏的蛋黄粉亦不过30吨。  

　　记者还从天津获悉，某制药厂曾经也想上二氧化碳超临界萃取的设备，但天津广夏的



一位高层管理人员私下向他们透露，此举需谨慎，因为天津广夏“已经很久开不了工了”。

　　对于银广夏计划在芜湖上的另一条3500立升×3的生产线，根据银广夏的公告，将主要

处理茶叶，每年向德国公司提供萃取产品咖啡因157.5吨、茶多酚24吨、脱咖啡因茶叶9000吨，

这至少需要处理2.7万吨茶叶。余安平教授、杨基础教授对此分别进行测算，得到的结论是一

致的：一套3500立升×3的设备即使全年全天24小时不停运转，也只能处理茶叶6000吨至70

00吨而已！ …… 如此等等，不胜枚举。  

　　嘉德的另一种命运

　　为什么同样的设备，在银广夏可制造暴利，在嘉德却贡献乏善可陈？  

　　到目前为止，中国只有三家公司购买了德国伍德公司制造的二氧化碳超临界萃取设备，

除了天津广夏（500立升×3，1999年引进），还有西安嘉德（500立升×2，2000年引进）

和广州的南方面粉厂（250立升，1995年引进自用）。2000年12月全国超临界流体萃取学会

的年会正是在西安杨凌举行的，赞助商就是嘉德。  

　　虽然有此设备，西安嘉德的日子并不好过。这对银广夏竟然也造成了压力：必须解释，

为什么同样的设备，在银广夏可制造暴利，在嘉德却贡献乏善可陈？ 2000年7月，张吉生

首次对记者提到在西安还有一条同样从德国伍德公司进口的二氧化碳超临界萃取生产线，

但一直闲置。  

　  2001年3月，李有强在接受专访中声称西安嘉德公司是由于没有掌握设备的诀窍导致举

步为艰，银广夏正考虑是否收购。天津广夏现任总经理阎金岱也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嘉德对

萃取技术掌握太少，是其与银广夏命运迥异的主要原因。  

　　这些说法经媒体报道后，对嘉德的影响很大。因为此时嘉德正在引资过程中。银广夏的

表态使其陷入被动。  

　　嘉德此时的确处于某种困境：嘉德于2000年5月引入设备，7月试车成功至今，未能打

开市场。和银广夏一样，嘉德也是通过西·伊利斯公司的驻华机构捷高公司的业务经理陶鹏，

从德国伍德公司进口了这套二氧化碳超临界萃取设备。与天津广夏的设备相比，除了少一个

釜（萃取所用的容器），结构几乎完全一样。  

　　嘉德也和西·伊利斯公司签订了保护合同：“在3年内西·伊利斯公司不得在陕西省境

内出售安装类似设备”。最关键的是嘉德和西·伊利斯签订了至少70％产品由西·伊利斯包

销的合同，并有德意志银行做担保。  

　　但是，这一包销条款至今没有兑现过。陶鹏几次允诺要带德国客户来嘉德，却始终没有

成行。西·伊利斯方面已经承诺，嘉德公司可以依照合同规定，获得设备价款10％即40多万

马克的违约赔偿金，条件是不再承担法律责任。  

　　记者了解到，与天津广夏神秘封闭的作风相比，嘉德公司从一开始就与西北大学化工

系陈开勋教授有着全面的技术合作，在各种产品的试车和市场调研上下了很大工夫。在包销

协议难以兑现的情况下，公司精心生产了各种样品，亦做了许多推销努力，包括德国方面，

但全部石沉大海。嘉德的结论是：问题不在于技术，而是市场很难打开。  

　　为什么西·伊利斯公司一方面宁愿牺牲上百万元的违约金，也不愿意包销嘉德产品或

介绍客户，一方面却为天津广夏介绍了诚信公司这样的大客户？这是嘉德始终想不明白的

事情。  

　　“我们没有什么'秘密武器'，我也并不羡慕你的秘密武器，但我至少知道这套设备究

竟能出多少东西。你在外面怎么说我不管，但若涉及嘉德的利益，我们不会永远沉默。”嘉

德董事长李挺说。  

　　德国客户之谜

　　为银广夏贡献了1999年和2000年主要利润的德国诚信公司，既非如银广夏所说为西·

伊利斯公司的子公司，更非成立已160年的老牌公司。它成立于1990年，注册资本仅10万马



克  

　　银广夏的“秘密武器”，如果有的话，除去其“技术诀窍”外，恐怕就是大手笔的德

国客户了。从西·伊利斯到诚信贸易，究竟是何方神圣？ 为银广夏1999年、2000年利润做出

巨大贡献的德国诚信公司的英文全称为：Fidelity Trading GmbH。这家公司，尽管按银广

夏的说法有着巨额对华贸易，但在中国居然没有办事处，在互联网上也查不到丝毫信息。  

　　银广夏在2001年3月股东大会上分发的材料称，“德国的Fidelity Trading GmbH是在

德国本地注册的一家著名的贸易公司，系德国西·伊利斯的子公司，成立已160余年历史。

该公司是一家专门从事生物制药、食品和医用原料的贸易公司，在欧洲是一家信誉和口碑均

很好的公司。”  

　　德国西·伊利斯公司的确是一家历史悠久的贸易公司，德国伍德公司制造的二氧化碳

萃取设备正是通过西·伊利斯出售给银广夏的。但诚信公司是否是其子公司呢？ 记者曾多

次向德国西·伊力斯驻华机构捷高公司核实此事，但该公司接待人员的态度十分含混，一

时说诚信是德国公司，一时说诚信和西·伊利斯有关系，一时说诚信是其子公司。最后竟然

是一再要求记者去问银广夏！诚信和西·伊利斯的关系怎么能由银广夏来证实呢？ 在7月1

6日的一次电话采访中，捷高的有关业务关键人物陶鹏明确地告诉记者：诚信只是一家在德

国注册的公司，与西·伊利斯有着业务往来，但并非西·伊利斯的子公司。  

　　问题其实并不复杂。据知，2001年5月，在《中国证券报》一次例行的编前会上，其总编

辑提到，既然银广夏引起了那么多疑问，为什么不可以借助新华社驻德分社的力量去调查

一下它的背景呢？此后，该报是否果真去德国调查不得而知，但确有新华社驻外记者在德

国当地查询查号台，但该公司并未有电话号码登记。  

　　记者了解到，中国工商银行总行通过其海外分行对诚信公司进行了调查，在德国汉堡

商会查到如下记录：“Fidelity Trading GMBH公司于1990年在该会注册，注册资本51129.

19欧元（约10万马克左右），负责人为Kiaus Landry，主要经营范围是机械产品和技术咨

询。”  

　　注册资金几万马克，对于贸易公司而言并不算离谱，但毕竟其与银广夏签下的是年度

金额达20亿元人民币、总金额达60亿元的合同，对比过于悬殊。此次调查之后，中国工商银

行总行没有恢复对银广夏的贷款。工商银行总行曾与银广夏于1999年12月29日签订流动资金

贷款合同，借款金额为2亿元，期限定为自1999年12月29日起至2001年10月28日止。今年四

五月间，工总行提前中止了贷款。  

　　银广夏的对外发言人丁功民曾向记者许诺，今年4月，当芜湖的萃取生产线建成之时，

德国诚信公司将来华签订今年的供货合同（每年20个亿、连续3年总共60个亿的总协议的一

部分）。届时采访这家公司，任何疑虑都会迎刃而解。  

　　直到今年6月18日，安徽芜湖1500立升×3的二氧化碳超临界萃取生产线终于试车之时，

期待已久的德国诚信公司代表仍没有出现。参加试车典礼的人们看到了几位高大的德国人，

但那是伍德公司派来的工程师，与订货合同全无关系。典礼的第二天，李有强飞赴德国，原

因不明。  

　　是不是诚信公司人士不露面，真相就永远无法获知了呢？  

　　天津海关一锤定音

　　经过反复调查后，天津海关向《财经》出具了一份书面证明：“天津广夏集团有限公司1

999年出口额480万美元、2000年出口3万美元。”天津海关还查得，天津广夏从2001年1至6月，

没有一分钱的出口额  

　　随着时间的推移，众多的疑点已经令很多人无法熟视无睹。  

　　在2001年的股东大会上，宁夏证管办官员就冷静地提出：如此将整个企业的利润维系

在单一国外客户上，蕴藏风险是否过大？ 中央电视台“经济半小时”栏目曾对银广夏做过



采访，相关节目由于种种原因至今尚未播出，但对银广夏的疑虑早有存在。  

　　新华社宁夏分社已经就发现的银广夏诸多问题，向有关部门做过汇报。  

　　就连银广夏总部也对天津广夏有了不满：实施2000年分配方案需派现1.5亿元，但创造

了4亿多元“利润”的天津广夏却没有转来一分钱…… 由于投资额超过5亿元，银广夏准备

上的3500立升×3生产线需要经过国家计委审批。国家计委按照规定，这一项目交给了中国

国际工程公司进行项目评估。该公司的有关人士表示，已经注意到了银广夏有关项目的种种

可疑之处。他的一个问题就是：“谁亲眼目睹过天津广夏的生产情况？”答案是，几乎没有

人。近一年多来，银广夏谢绝了几乎全部参观或采访天津广夏生产车间的要求。  

　　这位人士表示，对这个项目的评估工作目前正在筹备之中。如果得不到计委批准，项目

将无法获得银行的支持，也不能享受进口关税的豁免。  

　　这说明，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冷静思考银广夏的神话是否可信。而天津广夏创造的巨额利

润是否可靠，也越来越成为问题的关键。  

　　不止一位银广夏的同行向记者指出：既然天津广夏的货物全部出口德国，那么按照现

行税法，可以向税务机关办理出口退税，按照2000年天津广夏共出口1.8亿马克的说法，出

口退税收入将不下7000万元人民币，而且这肯定会在财务报表里有所体现。  

　　记者一再检索银广夏2000年年报，但财务报表上甚至找不到退税收入这一栏。7月10日，

记者从天津市国税局进出口分局的官员处证实，天津广夏从未办理过出口退税手续，甚至

连出口退税的税务登记都没有。  

　　根据此前银广夏财务总监兼董秘丁功民的介绍，银广夏的会计师事务所深圳中天勤会

计师事务所曾经向海关、银行征询过有关出口量、银行账务的情况。  

　　2001年5月，记者径直来到了深圳中天勤会计师事务所会计师刘加容的办公室。在记者

的要求下，刘拿出了厚厚的原始帐目，出示了其中的银行对帐单、海关报关单。不过刘表示

这些单据均由天津广夏方面提供，事务所并没有直接向海关和银行征询。  

　　令人起疑的是，这几份盖着天津东港海关字样的报关单上，每一样商品前的“出口商

品编号”均为空白。稍通外贸实务的人都能发现，这是违反报关单填写基本常识的。记者记

下了其中一张“报关单”的海关编号和内容。  

　　两个月后，天津海关查得这个报关单编号根本不存在。  

　　天津海关查阅有关资料发现，2000年天津对德国出口总额计6亿多美元，但金额最大的

摩托罗拉公司，也不过3800多万美元，怎么可能有一家公司一年对德出口9000万美元（约1.

8亿马克）？经过反复调查后，天津海关向《财经》出具了一份书面证明： “天津广夏(集

团)有限公司1999年出口额4819272美元，2000年出口33571美元。”  

　　天津海关还查得，天津广夏从2001年1至6月，没有一分钱的出口额。  

　　天津海关官员强调，这个数据包括了以天津广夏之名在全国任何口岸出口的所有金额，

而不仅仅是天津海关。  

　　就算是确有出口额的1999年，《财经》在天津海关查实的数据亦证实，当年天津广夏的

出口总额仅是482万美元（约合4000万元人民币），还不到陈川所称5610万马克（约合2.2

亿元人民币）数字的1/5；而出口的货物中，更有2/3是牙膏，此外还有少量的亚麻籽油。  

　　真相终于清楚了，再清楚不过了：天津广夏1999年、2000年获得“暴利”的萃取产品出

口，纯属子虚乌有。整个事情--从大宗萃取产品出口到银广夏利润猛增到股价离谱上涨--是

一场彻头彻尾的骗局。  

记者仍然记得最后得到天津海关证实的那一天。7月的阳光相当刺眼，朗朗乾坤之下，

似听到泡沫扑哧一下破裂的清脆声音。

案例思考



1.请结合上述案例，试分析说明注册会计师在审计方法上可能存在的缺陷？

2．银广夏事件的发生，对注册会计师执业信誉产生了极坏的影响，请结合实例谈谈

你个人对此的看法。

3.你认为在银广夏案件中，注册会计师应否承担法律责任？如果承担，那么应承担

怎样的法律责任？




